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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传承视角的中国古代职业
教育发展进程、 特征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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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手工业、 农业、 商业为主的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在进行社会生产时创造了非典型意义上的技能

社会， 推动着生产技术的极大传播与创新。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梳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脉络，
可将其发展史分为萌芽、 发展、 成熟及衰微四个时期。 研究得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在技术传承中呈现出

以下特征： 以追求崇高职业教育精神和道德模范为教育目的； 以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和技能训练为教育内

容； 以隐性“非学校化”的师徒相授、 技艺家传为教育方法； 以践行行动导向和生计导向为教育理念。 以

此挖掘其中永恒要素与闪光内核， 以期对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做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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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国在古代时期

创造了技术工艺的巅峰， 无论是建筑物的雕梁

画栋， 还是工艺品的精美绝伦， 无不显示着中

国技艺的精湛超然， 而这些熠熠生辉的成就皆

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技术传播与传承。 与一直处

于封建教育垄断地位的儒家官学相比， 职业教

育在古代官方教育体系中置于隐性地位， 尽管

设立了天文、 历法、 医学等职官教育培养技术

官吏， 但教育规模单薄且传承范围有限。 相反

古代民间以手工业、 农业、 商业为行业代表组

成的教育主体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通过师徒相授、
技艺家传等“非学校化”的“隐性”职业教育模式

推动着生产技术的极大传承、 传播与创新［１］。
技术百工在创造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创造了灿烂

辉煌的古代文明及技术发明， 民间技术的繁荣

与创新构建了非典型意义上的技能社会。 “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废”， 在构建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

的过程中， 我们除了借鉴学习国外的优秀经验

外， 还需要汲取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精华。 分

析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脉络， 并总结其在

变迁进步过程中的特征， 以此吸收其中的营养

成分， 以期为当下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注入活

力， 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促

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进程

“自有人类， 便有教育”， 职业教育之源的

问题仍需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先民时期。 我国

古代职业教育从原始社会劳动教育中走来［２］，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实践彼此融合，
与中国手工业技术发展史呈现高度重合。 通过

梳理， 下文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分为萌芽、 发

展、 成熟及衰微四个时期。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期

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 在这个时期并

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 因此也就不存在所

谓的“职业教育”， 而使用“劳动教育”更加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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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３］。 原始社会时期的教育活动主要涉

及采集渔猎自然攫取技术、 制作与使用木石工

具技术等生存技能及技术的教授与传承， 特征

表现为教育寓于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 活动寓

于赛事与游戏之中、 模仿示范与口耳相传成为

技术传承的主要手段［４］， 而这种教育方式也成

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起点。 春秋战国

时期管仲提出“四民分业定居” 的思想， 认为

“士、 农、 工、 商”“业分而专” ［５］， “四民分业”
以社会分工为基础， 为古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

发展奠定了教育载体依据。 夏商周时期在“技术

官守”笼罩下， 以“宦学事师”和“父子世传”形
式的“畴官之学”职官制度成为技术传承的典型

职业教育模式［６］。 “为官之父兼而为师， 传其所

学； 为官之子， 则就其父学， 习其业” ［７］， 世代

相传的畴学世袭制度确保了中国古代科技血脉

相传。 同时夏商周时期在“学在官府”的大教育

背景下， 以“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导致了普通

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领域的分裂， 贵族普通教

育处于“显性” 地位、 劳动人民职业教育处于

“隐性”地位的传统初现端倪［８］。
（二）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期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

化大繁荣致使传统社会教育思想的滥觞， 尤其

是墨家在教育对象上“农与工肆之人”的理念创

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思想起源［９］，
甚至与儒家并称为“世之显学”。 但汉武帝采取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开启了儒家

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近两千年的垄断地位， 以

“太学”诞生为标志逐渐组成了以经学教育为主

的官学教育体系， 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 “显

学”。 儒家文化中“君子不器” “学而优则仕”的

人格追求以及“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
人生理想成为了教育的主流目的， “独尊儒术”
的文教政策直接导致了古代“隐性”职业教育制

度的确立， 决定了古代职业教育的“非学校化”
命运和民间走向， 师徒相授、 技艺家传成为主

要教育形式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直至近代职业

教育萌芽。 但这并不意味儒家思想对职业教育

起打压作用， 相反儒家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

想表达以极强的包容性与各家并处， 成为中国

古代技术迅速发展的哲学原因［１０］。 儒家文化垄

断下的汉代， 国家的稳定与强大极大地促进了

不同技术领域的突破与发展， 技术传播与传承

无论在官府经济或是民间经济皆十分活跃， 手

工业、 商业官私营并重、 同频同进促进了各方

技术的革新创新， 尤其是散落在产业之间的技

术传承极为发达， 手工业艺徒制出现萌芽， 商

业学徒制趋于成熟。 此外， 汉代象征着培养艺

术人才的教育专科学校“鸿都门学”的出现亦是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传统突破。 自汉代后， 职

业教育以学校和非学校两种形式存留， 职官、
农民、 百工、 商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职业教育

的核心阶级载体。
（三）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成熟期

唐宋王朝可视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
国家经济繁荣、 政治开明、 文化昌盛， 重视文

教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与创造氛围。 中国历史上超过半数的重要发明

都出现在唐宋时期， 航海、 造船、 医药、 制瓷、
农技等均达致世界顶峰水平， 致使唐宋时期中

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官学教育

体系中开创算学、 书学、 律学、 医学等专科学

校， 在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教育局面的基础上

继往开来， 教育体系、 办学层次、 办学方式等

诸多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 技术教育与传承超

越手口相传的教育方法， 形成了以重视思考和

操作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方法体系， 操作技能与

心智技能培养共同构成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
制度发展上， 唐朝官府“艺徒制”趋于成熟， 宋

朝“法式”艺徒制更是标志着古代中国手工业职

业教育的规范化与制度化［１１］。 此外， 底层人民

在生产之中引发的巨大技术原创力推动着社会

生产力及工艺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农业、 手工

业、 商业高度发达致使技术传承十分兴旺昌盛。
除了历史已久的师徒相授、 技艺家传， 农业“农
师制度”、 民间手工百户“团行”学徒制度、 商

业“牙人” 的出现使得民间职业教育十分活

跃［１２］。 开放社会背景下佛道人士传艺， 经师兼

传实科知识， 社会性的科普教育也使得科学与

技术广泛传播并传承， 培养了大批实科人才。
唐宋时期的职业教育已初步具备自觉意识， 胡

瑷“分斋教学”的思想实践使职业教育论初现端

倪， 其职业教育管理论、 教学论、 职业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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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为近代职业教育萌芽奠定了重要基础［１３］。
（四）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衰微期

元明时期技术发展承接唐宋科学技术涌现

出许多著名科学家及技术成果， 但在中国小农

经济达至封建社会顶峰同时伴随着衰落， 职业

教育也表现出教育衰落与技术衰落相伴随， 职

业教育模式开始显露出对人才需求的不适应。
尽管“社学”成为元代农业职业教育的突出创

造， 但专科学校多被废止直至微零； 尽管十分

重视手工业生产， 但由于严密的等级制度及对

工匠自由的限制， 艺徒制开始出现衰落， 技艺

家传趋于保守［１４］。 明清时期传统与近代职业教

育应走向承接， 但小农经济背景下职业教育受

到抑制， 技术传承低迷。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

个封建王朝， 官方政府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

技术与生产技术。 在科技只是略有发展的环境

下， 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手工业

学徒制逐步衰落， 技术传承依托于行业会馆、
工匠会馆模式［１５］。 虽出现了颜元“经世致用”的
人才观与“习行”的教学方法， 其中不乏职业教

育思想， 但清代总体上呈现职业教育伴随科技

走向衰微， 传统职业教育与近代工业萌芽不相

适应。 在不断积累孕育的深层矛盾下， 以鸦片

战争为分水岭， 标志着手工业时代结束以及以

技术教育为主的封建职业教育体系瓦解， 职业

教育开始由传统手工业转入大工业背景下的近

代职业教育阶段［１６］。
二、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技术传承的特征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 以手工业、 农业、
商业为代表的职业教育虽不是官方推崇的主流

教育， 但伴随着科学与技术的总体高水平发展，
职业教育也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民间技术百

工在生产中引发的巨大原创力对我国古代创造

手工业巅峰的辉煌做出了突出贡献。 通过分析

发现在技术传承过程中，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呈

现出以下特征：
（一）传承目的： 追求崇高的职业教育精神

和道德模范

中国古代原创性职业教育出现时期较早且

育人观念先进， 在教育目的上以“立德树人”
“育人为本”为最高思想与实践追求［１７］。 春秋战

国时期墨子就曾在《墨子·尚贤》中提出对墨家

弟子的道德标准为“厚乎德行， 辩乎言谈， 博乎

道术”， 这是墨子对“兼士”培养所提出的人才

标准， 兼顾培养人才的品德修养、 表达能力和

操作能力， 在现在看来也极具时代性和现实意

义。 中国崇高道德标准的原创性职业教育精神

更体现在中华传统中医文化中， 极其重视医德

的传承与发扬。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人
命至重， 有贵千金， 一方济之， 德逾于此”， 揭

示了医生的根本德行是对生命无与伦比的宝贵；
名医华佗， 救民于水火， 不愿为权贵效命， 一

生追求不为名利所诱、 不为威武所屈的崇高医

德。 受儒家文化影响， 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和以德育为本的育人理念构成了中国古代职业

教育的核心育人目标。
（二）传承内容： 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和技能

训练

技术传承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是职

业教育的核心内容， 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的灵魂

所在。 近代以前， 中国长期以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生产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技术水平之高促使

古代劳动人民在技术传承中非常重视学徒职业

技能的培养， 强调技术训练的精益求精。 在《国
语·齐语》 中， 管仲认为“少而习焉、 其心安

焉， 不见异物而迁焉”， 手工业技术传授和训练

的主要途径靠家庭式 “父兄之教” 和 “子弟之

学”， 使人自幼耳濡目染， 耳提面命， 做到“不
肃而成” “不劳而能”的高技能水平和效果［１８］。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在唐朝晚期趋于成

熟的“艺徒制”训练体系中， 少府丞会根据不同

工种技术的难易程度， 确定出徒时间， 其中最

长的为四年， 最短为九个月， 以确保艺徒的技

术学习和训练效果， 此外还十分重视以考核形

式检验学徒的学习成效， 规定在考核过程中“物
勒工名”。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在技术传承上， 不

仅选择“精师”传艺， 保证工匠均是材力强壮、
技能工巧者， 而且严格传艺的训练过程和严格

学徒的技术掌握标准， 为艺徒学习和制作提供

标准和典范， 以保证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独家技

术的传承。
（三）传承方法： 隐性“非学校化”的师徒相

授、 技艺家传

“隐性”是相较于“显性”而言。 与儒家文化

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主流文化统治地位的“显
学”地位不同， 古代职业教育不为官方推崇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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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教育， 处于“隐性”地位。 夏商周时期“六艺”
教育内容使得普职分裂， 职业教育处于隐性地

位出现端倪。 汉武帝时期， “罢黜百家， 独尊儒

术”的文教政策直接导致古代“隐性”职业教育

制度确立并延续， 职业教育呈现出“非学校化”
命运和民间走向。 具体而言， 我国古代职业教

育的“隐性”地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官学

教育体系中虽然存在书学、 算学、 医学、 天文

学等研究与传授专门知识、 培养专门人才的技

术职官专科教育， 但总体在官学教育体系中比

例极小， 且多为技术官守， 子承父业， 技术掌

握在某一类人手中而并未大面积推广。 二是技

术百工成为社会职业教育和技术传承的主要阶

级载体， 依托手工业、 商业、 农业等行业发展

的职业教育在民间非常广泛灵活， 但教育的首

要目的是自身生存与经济创造而非技术传承与

技术创新， 后者只是民众百姓在生存生产中创

造的附加产品。 另外师徒相授、 技艺家传、 艺

徒制度等非学校化的培养模式成为主要教育形

式， 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工技术沿习与学校教育

相隔离。
（四）传承理念： 践行行动导向和生计导向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在技术传承中践行行动

导向与生计导向的教育理念， 注重先进教学模

式和教学手段的创新， 形成以重视思考和实践

操作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方法体系， 通过师傅言

传身教、 心神传授“相示以巧， 相称以巧”， 徒

弟在耳濡目染基础上通过细心观察、 勤修苦学

使得技艺不断创造［１９］。 师傅在教学过程中理论

传授和实践教学并重， 鼓励学习者从基本工作

做起， 通过不断实践、 不断探索获得学习体验

和经历。 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满足

个体生存和创造社会生产力的目的下， 古代职

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 了“生计教育”。 学

徒在师傅的指导下获得经验， 学习一门手艺和

技术， 谋求个人职业获得、 满足自身与家庭生

存发展需要的理念在不自觉意识中引导着古代

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对现代职业教

育的启示

我国古代创造了世界手工业技术的顶峰，
古代职业教育制度与思想中许多内核都闪耀着

时代的火花， 古代职业人才对“艺术与境界”的

追求对于现代职业人才的培养意义依旧深远。
沿着历史的脚步， 对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过

程中的闪光要素进行提炼总结， 可以为当下职

业教育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国家的重视与支持对职业教育发展起

直接促进作用

纵观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与技术传承史，
凡科学技术与职业教育发达时期， 如秦汉时期、
唐宋时期， 无一不是与国家、 政府的重视支持

有直接关联。 从技术创新来看， 政策的作用极

为重要， 如汉武帝的直接表率使赵过“代田法”
得以迅速推广； 手工业官私营并重的政策促进

了技术迅速革新与传承； 唐朝重视科学知识的

传播， 在普及知识过程中间接促进了技术的传

承及职业教育的发展； 宋代科学技术发达， 政

府作为核心因素不仅为职业教育技术传承营造

了极其宽松的环境， 还颁布了许多激发科学技

术的诏令。 相反， 明清时期官方不重视科学技

术与生产技术， 政府的不作为直接导致了科学

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停滞不前甚至衰微。 职业教

育作为一类与产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

型， 在政策上极为敏感， 与国家、 地区的经济

产业发展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国家的政治稳定

与政策开明， 为产业发展营造有利的政策倾斜

与宽松的社会环境， 对科学技术与技术技能人

才的重视与渴求， 对先进、 开放工艺的严格传

播与传承， 对“精师”和“严徒”的高标准与高要

求等因素， 催生了职业教育发展自觉意识的觉

醒， 国家政府意识与行为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发

展进步起着直接推动作用。
（二）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交流融合

推动职业教育多元繁荣

从历史发展来看， 春秋战国、 魏晋南北朝、
唐宋时期可谓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与

大繁荣时期， 这些朝代普遍呈现出经济繁荣、
政治开明、 文化昌盛、 社会开放的时代背景特

点。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 但剧烈动荡

的同时亦充满活力， 诸子百家的思想大解放直

接导致教育思想的滥觞；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

也表现出社会的大变革， 但正是在一次次民族

开放、 交流融合中促进了实业发展和技术繁荣，
形成了科技发达与教育多元的局面； 唐宋时期

经济繁荣、 社会开放的社会背景不仅使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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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 而且当时

中国生产技术世界第一， 许多科学技术走在世

界发展前列， 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学习和借鉴的

对象。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 当前

我国正在践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应当在开

放交流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值得借鉴的优秀经验，
在借鉴西方的同时进行本土回归和现代性的改

造与传承， 在传承与创新中谋求具有中国特色

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引领职业人才观

走向实用求精

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是着眼于现实， 解决

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问题。 《周易·系辞》 说：
“精义入神， 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 以崇德

也。”古人推崇“通经致用”， 意思是通晓经典以

达到现实运用的目的。 自先秦始， 中国文化就

深深烙上“经世致用”的文化底色， 贯穿几千年

的文明史皆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六艺”中蕴

含的技术精神、 墨子“农与工肆之人”培养、 胡

瑗“一学两斋”的苏湖教法， 元代社学、 颜元赣

南书院“六斋”等实践均蕴含着求真务实、 实用

求精的思想火花。 中国古代工匠大师们和职业

人才在实用技术中对于“艺术与境界”的走向与

西方技术科学追求有所不同， 既强调“经国济

世”， 要有远大理想抱负， 志存高远， 胸怀天

下； 也重视“学用结合”， 强调要理论联系实

际， 脚踏实地， 注重实效， 体现实用属性与追

求境界的统一［２０］。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制造大

国”向“制造强国”的升级转型之中， 为实现制

造强国的战略目标， 必须坚持“经世致用” 思

想，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重点， 完善多层次多

类型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

竞争力。 应坚持“经世致用”原则， 发扬大国工

匠精神， 发挥民间“精师”作用严格传艺及严格

学徒， 才能真正把握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要

素， 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基层技术人才的原创力是职业教育发

展的根本底色与动力

技术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的重要力量， 是连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最核

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 在古代“士农工商”的社

会阶级分层背景下， 手工业者、 商人作为社会

最底层人员， 却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发挥出极

大的主体积极性与创造性， 手工业、 商业等社

会底层行业展现出极大地繁荣与兴盛。 底层人

民在生产之中引发的巨大技术原创力使得古代

职业教育呈现出发展新态势， 在生产中不仅引

发新理论、 新工艺、 新技术的不断萌生， 贡献

出许多重大发明和突出成就， 而且成为古代职

业教育中技术传承的核心阶级载体， 给科学和

技术的传播带来了多种有效途径。 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是我国人力资源第一要素， 也是建设

技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 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
但不是人力资源大国， 如何利用当前人口资源

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建设中的人

力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是一个关键问题。 为此，
我国需要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对人才进行精准定

位， 既需要从事技术研发与创新的工程师， 也

需要坚守生产一线的技术百工。 通过深化类型

化、 特色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实

现人才多样化、 进阶化培养， 夯实我国向“制造

强国”迈进的人才基础。 同时鼓励社会民众、 企

业行业正视职业教育， 摒弃“职业教育低人一

等”的旧观念， 消除技能偏见， 使更多人投身于

“制造强国”的经济建设中， 在一线岗位上坚守

创新、 锐意进取， 树立“技能宝贵”“技能报国”
的崇高理想信念， 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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